
谷雨时节，我日日走过那条村村通，不
时会见到丛丛簇簇的月季低俯路边， 笑迎
东风。骑着电车驰骋乡野，看田间路口野蛮
生长的月季，于我是特别的慰藉。虽说乡间
也有猩红的梅花、 粉红的桃花、 雪白的梨
花、金黄的菜花，可它们只是很短暂地陪伴
过我，只有这月季一年四季少不了。

初见月季， 是源于爱惜花草的老邻居
李阿婆。 李阿婆和老伴膝下无有儿女，是地
道的农民，可是爱侍弄花草，记忆中，她家的
院落里总是盛开着各色的月季花。 满院的芳
香，婀娜的花朵，吸引着我们这些爱美的女
孩子。 多少个黄昏，我们挤在阿婆家，看阿婆
修剪花枝，瓶插月季。 阿婆不种别的花草，单
种月季， 那时的我认真地问过阿婆：“阿婆，
你咋不种别的花呢？ ”阿婆说：“月季好养活
啊！阿婆岁数大了，种不了别的了！ ”我想，月
季真好！ 像是李阿婆的孩子了！

数年后，村西头的妞妞圈起十来亩地，
种起了月季，说是发展经济。 月季花开时，
色彩缤纷，蜂蝶齐舞。许多开着大卡车的外
地客商来到了小村庄，村民们都过来帮忙，
忙活多日，月季花美美地走进了大城市。没
多久，妞妞家盖起了三层小洋楼。有人问妞
妞：“月季真能挣钱啊？”妞妞神秘一笑：“你
说呢，来年咱们一起种。”来年，妞妞真就成
了教大家种植月季的“月季姐”了！

又过了几年，妞妞远嫁，村民不再大面
积种植月季， 可是家家户户都扦插起月季
来，院落里、菜园旁、院墙边，落土生花。 春夏
之交，玫红、深红、橙黄、浅黄、乳白、纯白，还
有白中泛着绿的，各色月季争奇斗艳，芳菲
无尽。 丁婶、赵姨、张嫂月季花下做针线，边
做边聊，眉眼舒展；李伯、马叔、刘哥月季花
旁斗地主，边斗边闹，笑声不断……

十多年前，月季成为南阳市花。 之后，
月季渐渐开始由城市到乡村广泛种植。 而
如今， 我行走的村村通也成了开满月季花
的路径，怎不心生感动？

村村通的尽头，是我村里的小学。学校
里，孩童之外，书声之外，也是月季的天地。
老校长爱花，更爱月季。 经过几年的打造，
村小俨然一个月季的小小博览园。 树状月
季、藤本月季、切花月季，还有微型月季，高
高低低，错落有致。 孩子们、老师们钟爱这
花，课间跟随老校长浇水、施肥、打掐，用月
季花装点我们的办公室和教室， 在它们的
清香中备课、教书、辅导、批改学业，有深深
的满足感。

想想，美丽乡村、美丽校园的建设，
使我们这些最最平凡的岗位上的你、
我、他，也能够享用这真真切切的美好，
幸福感真的爆棚。 愿乡村月季，越开越美，
永不凋零。 ⑦3

乡村月季
□江燕

我家门前有一株月季，在和
煦的春风里， 那红艳艳的花朵，
格外醒目。 妻子说，那是我家的
幸福花，象征着我家的日子红红
火火，蒸蒸日上。

说起这株月季，还真与南阳
月季博览会有关。“绿色中国
行———走进大美南阳” 暨 2023
年首届世界月季博览会在南阳
成功举办。堂弟亲眼见证了首届
世界月季博览会的盛大、 美丽。
为了分享月季博览会带来的欢
乐，他捡拾了几枝园艺师修剪下
来的月季枝条，带回家，让左邻
右舍扦插，共同见证南阳月季花
开的幸福热烈。

看着门前迎风怒放的月季
花，我想到了母亲和她的月季花。

月季花在母亲那里不叫月
季花，而叫月月红。母亲说，门前
一棵月月红， 吃不穷来喝不穷。

在过去艰苦的日子里，母亲在门
前栽一株月月红，她更把自己活
成一株月月红。 她说，人的双手
就是一棵摇钱树， 只要勤劳，敢
于吃苦， 像月月红那样不择土
地，不择时间，不怕风雨霜雪，努
力开花，再苦的日子，都能过得
像花一样漂亮。正是有了月季花
的精神鼓舞，我们才战胜了各种
艰难困苦，迎来了如今幸福美好
的生活。

前年冬天， 我又回到了老
家。老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弟弟正在家门前整理从山上
挖回来的刺玫树根。 弟弟说，你
知道咱南阳公园里的那些树状
月季花从哪里来的？就是在月季
花培育基地里，由园艺师把月季
花嫁接到这刺玫树根上来的呀。
树状月季给人们带来美丽的享
受，我家的日子也由于这些刺玫

树根逐渐富裕起来。
人们说， 月季花是花中皇

后，而对于母亲，对于我家兄弟，
月季花就是我们的真命天子，月
季花帮我家度过了艰苦的岁月，
又帮助我们过上了幸福美好的
小康生活。

“你看，你看，咱家的月季花
又开一朵！ ”

妻子的惊呼，把我拉回到现
实。 月季花开幸福来。 看着我家
门前盛开的月季花，我看到了那
接踵而来的幸福日子，看到整个
南阳都沉浸在月季花的海洋
里。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远方的宾朋慕名而只， 徜徉南
阳街头，观赏、拍照，不时扬起
一阵阵欢乐的笑声。 那笑声好
像在共同祝愿， 南阳的未来像
月季花这样的灿烂， 如月季花
一样的美丽。 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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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花开幸福来
□程金顺

当我埋葬大伯的时候，生活
也埋葬了我。

他是去岁秋天走的，而今已
是春光明媚。 时过境迁，人却总
是过不去，悲伤压得我透不过气
来， 毕竟他是我至亲的亲人呐，
从小到大他都呵护着我。我在春
天也像冬天，每日怯懦地缩在屋
里，出去看一眼也不想，直到那
株月季开放。

我许久没有出门照料它，它
枯枝败叶地耷拉在
门口的角落， 垂头

丧气一如我本人。当我走出大门
看到它时，发现它竟开花了。 开
得如火如荼， 开得繁花似锦，一
片片的叶瓣舒展伸张，露出浅红
艳粉的蕊来，密密地、轻轻地在
枝头颤动，那本枯了的枝干也抽
出嫩芽来。

大伯最喜爱这株树状月季，
连带着院子里的金盏花、 串红、
樱桃和狗尾巴草他都喜欢，他说
喜欢它们向阳生长的这股劲儿。
尤其是月季，再旱再涝，过段时
间总能开出花儿来。

“一月一季！ ”他这样说，花
有花季， 可也总有凋落的时候，
人也有花季，既有开，就有落的
存在了。

我记得上一次开，花瓣是红
中带黄， 这次偏粉
了， 不晓得什么原
因， 原来年年岁岁
花相似， 并不是完
全一样的花呢。 我

蹲下身为它松了土， 提了水，一
瓢瓢浇下去，整棵花树显得更有
精神了，看着都要抽条。

园中的金盏、串红、樱桃也
不含糊， 喝了水便茁壮成长起
来， 还有几株小丝瓜藤也冒了
尖，从土里拱出来，正好搭在月
季的架子上， 看着绿意盎然，颇
有春天的味道。

“枯木逢春”，这个词不期然
从我脑海里冒出来，接着是更多
的念头和盼头———大伯走后，后
院的植物都没人照料， 日渐荒
废。 我暗自下决心，做大伯爱做
的事，也算他回到我身边了……

我开始含泪整理院子， 心境
却大不相同，不知是什么唤起了面
对生活的勇气，是花？是树？还是爱
存在心间，勇气就跟着潜滋暗长，
遇到美好就破土、发芽、生长。

生活埋葬了我，但我是一颗
种子，长出勇气的芽，开出希望
的花。 ⑦3

那株开放的月季
□马静远


